
■余 飞
过去梨园行盛行这样一句行话：一棵菜。意思就

是：要想在这个行当里混饭吃，那你就得成为菜园里
有别于其他菜的一棵。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身
价才能高。所以，现在戏剧界的老师还经常对学生们
说：一定要发扬“一棵菜”精神。再往下说，就是

“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绝”“一招鲜，吃遍天”。这就
是旧时那些当老师的对看不准的徒弟绝不轻易把看家
本领和盘托出的原因。即便是老师看准的徒弟，在确
定传授某项技能时，也会很心疼地说：“孩儿啊，这招
传给你，是又给你二亩地呀。”

演员以自己的水平论身价，过去是拿“份账”，现
在是根据水平定一、二、三级，再按级拿工资。但吃
开口饭的毕竟要靠真本事吃饭，旧时把舞台叫“十
三块板”，因此梨园行就有这样的俗话：“中不中，
十三块板上见。”意思是说，光嘴说不中，有没有真
本事得在舞台上亮亮，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遛遛，
这就逼着那些所谓的“大腕”不得不亮出自己的绝
活去征服观众。因此，曾经被讽刺为“说你中你就
中不中也中，说不中就不中中也不中”的社会现
象，在梨园界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行当里掺不得
假。前一段时间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说的是一个
所谓梨园大腕应邀到某地演出，当地的几个文化人和
同行慕名去看了演出，结果给了一个“看了半天，原

来是个‘凉壶’”的评价。所谓“凉壶”，有的地方叫
“老逗”，有的地方叫“棒槌”，意思都一样，那就是外
行或业余的意思。说这话的意思还是为了印证前面所
说：在舞台上，不管你的名气多大、头衔多少，观众
都不管，他们看的是你的戏和演戏水平，说别的都是
扯淡。

我曾经和几个演员朋友谈起过戏和唱戏的人。唱
戏的人过去叫戏子，现在叫演员。我说：“不管咋叫，
都是在舞台上混饭的人，首先要弄清自己能吃几个
馍、喝几碗汤。”有站到舞台中间的“角儿”，就有穿
兵打旗的“龙套”。“角儿”被尊称为“老板”，有专人
跟包伺候，分账的时候要拿“头份”，其他角色则是能
混个温饱就算是烧高香了。其实，你只看人家“角
儿”处处风光，却不知道人家风光的背后流了多少汗
水。别的不说，就说王文才，他能从一个赶集上会卖
铲子的“铲子客”半路“下海”，拜了班子里的“大衣
箱”师傅学戏，短短的几年工夫竟能在“五班戏”里
以其精湛的演技和独具特色的唱腔风靡沙河两岸，继
而挂了头牌、当了掌班，那光鲜背后，他下了多少工
夫，又有谁知道呢？因此，那些成为“角儿”的人在
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付出了别人不能付出的劳动，才创
造出了别人创造不来的艺术成就。观众为了欣赏“角
儿”们的艺术成就，可以赶几十里的夜路，甚至可以
饿着肚子享受一场精神上的盛宴。过去，在漯河就有

这样约定俗成的规矩，“五班戏”到哪儿演出，只要王
文才不出场，原定的戏价不管多少都会被扣掉一半，
只要陈铁头（沙河调著名净角）出场，则会在原定的
戏价上多给一倍。说到底，是王文才、陈铁头们的戏
好，要不然就不会让人家没出门的大闺女在喝胡辣汤
时，因还念着戏台上的王文才，才将“盛碗胡辣汤”
脱口说成“盛碗王文才”，而留下了“某某村的闺女
——说那话儿好”的俗语了。陈铁头则是沙河调演员
中有名的黑头，唱黑头的“角儿”本来就少，且唱起
来吃功，能看他一场戏不容易，所以老百姓心甘情愿
多掏点儿戏价。

“角儿”比人家拿得钱多，身上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也就多。抗日战争爆发后，梅兰芳蓄须明志，坚决不
给日本人演戏，他和他的梅剧团为此丢掉了饭碗。看
到跟着自己走南闯北的三老四少连年都过不去了，作
为“老板”的梅先生靠卖画募得点资金并送到大伙家
里。那种情况下，梅先生仍然是“角儿”，只不过这时
他不是站在舞台上，而是站在了生活中。

说到底，“角儿”靠艺术赢得观众的认可，靠自己
的人格赢得了观众尊重，更让艺术发扬光大。一般的
演员与“角儿”相比，一是资历还达不到那样的火候
儿，二是没有创造出许多让人难忘的绝活儿。能把前
人的艺术完整地继承下来，并得到观众的认可，那才
是拥有真正身价的“角儿”。

身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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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凝香岁月凝香

■赵自力
每次回老家，我都要到外婆家坐

坐，因为我惦记着她家的厨房。
外婆家的厨房简单，却收拾得极

为干净。哪儿是码柴的、哪儿是搁菜
的，井井有条。灶台旁有个木质案
板，用了好些年了，好像从我记事起
就一直在用。让我惊奇的不是案板始
终光洁如新，而是案板上的木砧板。
外婆说，她家的木砧板都是外公用香
樟木做的，不仅耐用，还防虫蛀。外
公是木匠，做个砧板自然是小菜一
碟。即使这样，外婆也不舍得常用，
切菜时总是那么温柔，生怕把樟木砧
板切坏了。有一天，我在玩捉迷藏
时，竟在阁楼里发现了十几个木砧
板，整整齐齐地被捆在一起。我细细
地摸着那些木砧板，看着那些好看的
条纹，突然觉得外婆好幸福。外公为
她做了这么多木砧板，够她用一辈子
的了。

厨房的一个角落里有个圆形的木
桶，那是外婆用来装米的。外公把香
樟树锯成木板，然后钻眼钉上木楔，
拼成了一个圆形的木桶。整个木桶没
有用一根铁钉，也没有用铁丝去箍，
但结实耐用。那时，这样的桶在农村
极为罕见，一般人家都是用箩筐来装

米。
听外婆说，为了做这个米桶，外

公驾着牛车到很远的地方买回香樟
木，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才做好。这个
木桶除了用来装米，外婆还喜欢把鸡
蛋藏在米里。那时鸡蛋很金贵，但每
次我去外婆家总能吃到。后来，外婆
干脆把一些零食也藏进米桶，不让舅
舅们偷吃。以至于我每次到外婆家，
嘴里说是想念外婆，实则是惦记着米
桶里的美食。

厨房里还有一口很大的水缸，立
在那里很多年。听外婆说，这口水缸
是她和外公从外地拉回的，当时应该
是村里最大的一口水缸。外公总是天
刚亮就去挑井水，直到把水缸挑满才
外出做活。那口大水缸的水足够外婆
用上几天的，因此很多人羡慕外婆家
有口大水缸。有一年不知道什么原
因，水缸裂开了一个口子。外公就请
了一个巧匠将裂口补好了，从此再也
没有漏过水。后来，村里通上了自来
水，水缸才渐渐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但外婆家的水缸一直用着。她说当年
拉这口水缸挺不容易的，她舍不得
丢。

外婆的厨房里藏着故事，这是我
在外公去世后才明白的道理。

厨房里藏着故事

■若 木
20 世纪 80年代，闺女出嫁时，

娘家陪送的嫁妆是“三转一响”。“三
转”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一
响”是录音机。在那个清贫的年代，
大人都戴不起手表，更别说孩子们
了。但孩子们有孩子们的办法，用圆
珠笔在手腕上画，你给我画，我给你
画，还没上学的小娃娃会央求大小孩
画，洗澡洗掉了还要重新画。我们还
会把芝麻荚掰成两半，倒出芝麻后，
两两咬合，倒扣在一起连成一排，扣
到手腕上当手表戴。不过没有表盘，
看着像手链。

我戴的第一块表是电子表，是大
姐从外地带回来的，黑色的表盘和表
带，样子很普通，但那块表是村里的
第一块电子表。没两年，满大街都可见
到卖电子表的了，且样式繁多。电子表
容易坏，夏天出汗很容易让它受潮，一
受潮，表盘上的数字就显得不完整甚至
是一片模糊，像是现在大街上那些坏掉
的LED屏，一片乱码。

高一的时候，三姐送给我一块电
子表，可以用来计时当秒表用。我用
红丝绳串了挂在脖子上，把表盘放进
衬衣最上面的兜里，看着很神气。上
高三的时候，我才有了第一块石英
表，那是暑假的时候母亲领我去县城
买的。表盘是方形的，四周镀成了金
黄色，表带也是金黄色的。那块表花
了母亲65元钱，当时，这对我们家应
该是一笔很大的支出了。那块表我整

整戴了18年，曾换过两次表带，直到
有了手机才不再戴了，且从此再没戴
过手表。记得有一年，我被单位评为

“先进工作者”，奖品是一块手表。过
年回家时我把它送给了父亲。那是父
亲一生中唯一拥有的一块表。

第一次见到钟，是在大姨家。大
姨一家从城里下放到我们村，与我们家
就隔了一排房子。那天好像是正月初
一，我们去拜年，屋里坐满了人，说说
笑笑很热闹，我被条几上的钟吸引住
了。钟并不大，放在几本摞在一起的书
上。让我觉得神奇的是，表盘里有只栩
栩如生的大公鸡，在不停地啄食几粒碎
米，秒针每动一下它就啄一下，一副永
远吃不饱的样子。表哥哄骗我说，到整
点时大公鸡就会打鸣。于是我就坐在
大人中间等，一直盯着表盘看，可到
了整点公鸡并没有叫。我疑心是大公
鸡没吃饱没力气叫，就又傻乎乎地坐
在那等了一个钟头，还是没有叫。

小学五年级时，我第一次在同学
李勇进家的堂屋里见到了大座钟，它
叮叮当当响个不停。这个座钟的钟盘
像是紫檀木的，发着明亮的光泽，钟
摆一直荡来荡去。

我成家后，买的钟表都是装电池
的那种简易款，有好看的造型，挂在
墙上，用上两三年坏掉了就再买新
的，也不可惜。只是，我们能买回来
钟表，却买不回来时间。我多想把钟
表的时针、分针一一拨回，再回到那
些旧时光里。

记忆里的钟表

■李风玲
大概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子

里要筹建粉条坊、搞副业。那时正是
改革开放初期，平日里只知道从土里
刨食的农民也开始心思活泛，想要挣
点种地以外的钱了。那间小小的粉条
坊让我们村突然有了巨大的吸引力，
那几间原本平常的泥瓦平房似乎也笼
罩上了一层耀眼的光环，不仅同村的
青年男女想去粉条坊上班，很多邻村
的年轻人也慕名而来。

粉条坊最红火的那几年，我正读
初中。已经年近四十的父亲母亲也去
了粉条坊做工，成了粉条坊里年龄最
长的工人。父亲在粉条坊烧锅，母亲
则在厨房里给工人做饭。烧锅是技术
活，是制粉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环，父
亲懂技术、责任心强，时间久了，他
成了粉条坊的“大拿”。

每天散工回来，母亲总要和父亲
说说明天要炒什么样的菜、馒头要怎
么发才能更好吃。父亲则和母亲说说
白天发生的诸如谁讲了什么样的笑
话、谁打算出去跑销售之类的故事。
总之，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也因为粉条
坊而丰富多彩起来。父亲甚至还被粉
条坊的领导委以重任，去青岛出了一
趟差，给粉条扩大了销路。

我上高中后，父亲母亲仍在粉条
坊做工，他们踌躇满志地誓要把我送
进大学。那些学费、生活费，就在父
亲热气腾腾的烧锅里、在母亲蒸出的
一锅又一锅馒头里攒出。

记得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家，发

现家中大门紧锁，便径直推着自行车
去了粉条坊。那是我第一次走进粉条
坊。冬日的下午，粉条坊外一排排用
木头搭成的架子上晾着刚吊出的粉
条，白嫩、绵长，伸手轻触，软软
的。粉条坊内，几个青年男女正围成
一圈，不知道在进行哪一道工序，他
们喊着口号，干得热火朝天。

同村的大香姑姑见我进来，很热
情地招呼我说：“外面晾杆上是刚做
出来的粉条，你尽管吃，别不好意
思！”大香姑姑对我这读到了高中的
小辈很是热情。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指
拈断了一根晾着的粉条，放进嘴里慢
慢咀嚼，软糯湿滑，还带着微微的淀
粉的甜涩。

母亲刚蒸出了一锅发好的大馒
头，父亲烧锅也烧到了火候。尽管是
冬天，但所有的人都淌着热汗。我瞬
间觉得，我在学校学习实在算不得辛
苦，若是不好好念书，怎对得起对我
寄予厚望的乡亲和含辛茹苦的父母？

三年之后，我考入大学。在那座
新兴的海滨城市，粉条是最常见的食
物。每次端起饭碗，看着碗里的绵绵
银丝，我都会想起家乡的老粉条坊，想
起老粉条坊里父亲做的粉条，那是爹娘
的味道，是生我养我的小村的味道。

再次回到小村，我已是一名教
师。粉条坊已经关掉，父亲也已故
去，大香姑姑已经嫁到了很远的地
方。岁月悠悠，很多的人和事已经远
去，但那曾经的老粉条坊，一直在我
的记忆深处。

银丝绵绵滋味长
■特约撰稿人 池玉枝
开放式的阳台上，抬头可以望见外面，树木花草

尽收眼底。我坐在阳台吃晚饭，白瓷碗盛着鸡汤芥
蓝，猛一抬头，天空铺满了云彩。我放下碗筷，往楼
下走去。

找到没有树木遮挡的大片空地，我仰望天空，玫
瑰花的嫣红、格桑花的粉艳、鸢尾花的紫蓝、梨花的
洁白，让天空像多彩的画布。画面是流动的、立体
的，自由奔放、无拘无束、如花绽放。

从没有看见过如此的天空，霞光浮漾，如诗如
画。我的心被夕阳染红染蓝又染白，似乎乘着祥云遨
游天空。云像什么？像小动物，像花花草草，像大海
溪流，心里有什么，它就像什么，心里想什么，它就
是什么。它泼墨涂彩，泼出了一堆一堆的雪、一垛一
垛的棉花、一泓一泓的泉、一朵一朵的白玉兰、一座
一座的山峦、一片一片的草原、一匹一匹奔跑的白龙

马。一低头、一转眼，沙河岸边的公共花园飘到了天
空，紫荆花穗缀满藤架，海棠树披红戴花，桃花凌空
飞舞。

我连拍了多张照片，发到微信群里。有朋友
说：“你不该往楼下跑，应该往顶楼去，顶楼视野开
阔，拍出来的照片逼真，更让人震撼。”夕阳之美适
合凝望，照片定格的夕阳景是停滞的，缺少了动
感，而我用文字写出的夕阳、夕阳下的天空，无论
用多少缤纷华丽的词语，留在纸上的终究是单调的
黑白色。

突然想起八年前，我去美国西海岸旅行，大巴车
到达盐湖城时，天刚擦黑。我们去湖边看夕阳，司机
把车开到湖边后，导游说：“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
拍张照，留个影，快去快回，到点车不等人，晚了要
自己打车回宾馆。”因为时间太紧，说不清是看景还
是跑景，顾不得路滑，我跟着人群往西跑，天阴暗，
只看见湖模糊的轮廓。满心期待地坐了三个多小时的
长途大巴车，看到的却是这样的景色，我怅然若失：
夕阳好在哪里？美在哪里？

公刘《西盟的早晨》有一句诗：“我推开窗子，
一朵云飞进来。”仔细想想，不需要舍近求远，我在
家门口就可以与夕阳邂逅、相逢、对视，就在某个平
平常常的傍晚，漫卷的晚霞美了我的整个身心。

傍晚的云彩

■七 南
不知是何人养的鸡，我在办公室常能听见几声

鸡鸣，如同在平静的心湖投掷一枚石子，圈圈涟漪
随之荡开，裹挟出童年的记忆……

春天孵小鸡时，母亲用的是自家母鸡，蛋是对
着灯泡精挑细选过的。在堂屋角落的破簸箕内铺上
麦秸，将蛋放在上面，让母鸡坐窝孵蛋。孵小鸡需
些时日，当我某天放学回家听见稚嫩的鸡鸣时，便
知是小鸡孵出了。我常将毛茸茸的小鸡放在手心，
感知生命的欢愉和万物的可爱。

母亲常用破藤席围成一个小圈，下面摊上报
纸，将小米洒在报纸上，用盘子盛上清水放到一
边，就成了小鸡的活动场地。小鸡大都是黄色的，
偶有一两只黑的，夹在其中，点缀着鸡群。买来的
小鸡，人们在养过一段时间后得在翅膀或头顶染
色，或红或绿，谁家的鸡，一认颜色便知。

喂鸡时找一片空地撒一把玉米粒或麦粒即可，
鸡们就欢快地飞跳着前来啄食。春夏秋三季，挖些
玉米菜、马齿苋、鸡冠菜或是拽点红薯叶剁碎，拌
上玉米糁，都是鸡们的最爱。母亲养过三黄鸡、红
光鸡、芦花鸡等。我最爱芦花鸡，择菜时遇到青
虫，只丢给芦花鸡吃，其他的鸡从没享受过此等优
待。我还做过这样的白日梦：择一处山野，开荒种
菜，养三五只芦花鸡，闲余伴清风明月读书时，芦
花鸡在身边啄食，它们吃饱了，我却饿了……

村落农家随处能见鸡。鸡们白天喜欢在麦秸垛
旁用爪子刨来刨去，寻几粒陈年旧麦。吃饱后到菜
园玩，那里满是乐趣，把垂到地上的豆角里的豆子
啄出尝尝熟不熟，见番茄红了叨两口尝尝甜不甜，
扇着翅膀把蝴蝶吓得飞到院墙外。黄狗看不过，把
鸡追得满院跑，替蝴蝶报仇。有时鸡捉到虫子后，
放在地上捉弄一番才肯吃掉……它们有的是悠闲和
快乐。

鸡是散养，白天任由它们四处觅食会友。傍晚
归家，或栖于埘，或栖于桀。比现在鸡场的鸡不知
要快乐自由多少倍。厦檐下架有一根檩条，傍晚鸡
们归家，走到檐下，一只只有序地先飞到墙角的煤
堆上，沿煤堆飞到窗台，再以窗台为起点一跃飞到
檩条上，双爪左右来回挪动以求站稳，等所有鸡都
找好位置，它们便紧挨着开启一夜的美梦。

雄鸡报晓，母鸡下蛋。鸡鸣朝盈，雄鸡仗着好
看，都很威武，黎明时分，第一声“咕咕咯”能带
动全村鸡鸣。常见家里的大公鸡逡巡墙头，睥睨天
下，骄傲得很。母鸡下了蛋，刚出窝就迫不及待地
高声表功，唯恐天下不知。我虽不喜它这种张扬的
态势，但喜欢去鸡窝收鸡蛋时的那种满足。厦檐下
的煤球堆上有个破簸箩，母鸡常把蛋下在里面，有
时也下在灶房的柴堆里。新收的鸡蛋是温热的，握
在手里感觉很幸福。

上火了，沏个鸡蛋茶喝喝，比药灵验；考试满
分奖两个鸡蛋，过生日煮个鸡蛋，端午也煮鸡蛋。多
余的鸡蛋攒起来，攒够一篮子可拿到集市上去卖，也
可换东西。有一次，我和小伙伴钻到玉米秆堆里玩捉
迷藏，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堆鸡蛋，约有二十个。不知
是谁家的母鸡下在里面的，于是我们每天拿三五个去
代销点换零食吃，过了好几天富日子……

鸡鸣声声

■清 影
我承认，我一直在这条路上奔跑
从立春、雨水、惊蛰，到春分、清明……
燕子的尾把春天剪成两半
一半归属白天，一半归属夜晚
我也被一声鸟鸣唤醒
放慢脚步，再慢点儿
生怕落下，草尖上溢出的每一分春色

靠近一株草

这片土地，生长了你和我。那个春日
我们并排躺着，像孪生姐妹
梦晃在摇曳的草尖上
一双脚挤进人群，从泥土走失
乡村的根越扯越疼。直到
沦为城市的又一片浮萍
每年春日，水泥缝隙里就钻出草芽
熟悉得一如老朋友
只是辨不出
是你长成了我，还是我长成了你

春色（外一首）

■寒 山
“春风无语送花讯，夜雨润花暗香来。”也就一场

夜雨过后吧，故乡的槐花便携着缕缕幽香，穿越翠鸟
的鸣叫，在庭院一隅，在春水暗涨的长堤，在微微清
风里，只听“哗啦”一声，千朵万朵一起抖开白纱
裙，借风舒展、婆娑、飘摇。于是，清晨的露珠成了
镶在裙裾上的水晶珠，午后的阳光成了缝制裙角的金
丝线，傍晚的斜阳成了白裙上飘逸的蕾丝。

花开时节，槐树满树皆白，仿佛是雪，到处闪着
动人的光泽，又似羊群，做着安闲的姿势，又似成团
的白云，随时会飘走一样。学校后面有池塘，周围遍
植槐树，花开季仿佛围上了一圈白色的纱帐。一放
学，我和小伙伴便丢下书包，赤脚“嗖嗖”爬上那弯
弯的槐树，只见树冠宛如一把张开的大伞，伞柄上密
密麻麻缀着的全是如玉般的白花，一串挨着一串，我
哪儿是在树上，分明是走进了一个白色的梦境……

槐花真香啊！风不来，花香也会盈鼻，那香清
甜，沁人心脾。轻轻捋一把放在手里，小巧玲珑的花
瓣，洁净如雪，配上黄色的花蕊，放在嘴里慢嚼，清
香在唇齿间飘散游移，在幼时记忆里，这味道已是

“只应天上有”，我们是非要吃饱了才肯下树背上书包
回家的。

槐花可当饭吃，那清香时常诱惑着我，就连梦里
也盼着花开。我家院子西南栽着一棵老槐树，花开时

我在树上摘槐花，奶奶坐在树下的木凳上，一边笑着
给我讲些她幼时跟槐花有关的旧事，一边将槐花捋下
来放进竹篮里，时不时还要抬起头，叮嘱树上的我小
心些。我从树上往下看，奶奶银白色的头发，在斜阳
照射下闪着金属的光泽，我便故意捋了一把槐花，朝
奶奶头上撒去。

槐花一层层覆满奶奶的竹篮，最后隆成一个小山
丘，我将槐花捧在手里，可不是掬了一把白莹莹的
雪？四月的夜晚，全家是要吃“雪”的。母亲手巧，
她能用槐花折腾出一桌宴席来。她把槐花洗净滤水，
拌上面，让每朵花都匀散开来，然后上笼蒸熟，就是
一锅清香袭人的槐花饭，浇上蒜泥吃，别具风味。除
了蒸槐花饭，母亲还会熬槐花粥、摊槐花煎饼、包槐
花馅儿饺子等。

月光皎洁，全家人围坐在院中的石桌上，享受母
亲精心准备的槐花宴，花开月正圆，清风送槐香，那
情境甚妙，成了童年不可多得的美好回忆。有些事物好
像天生带着某种神奇的力量，让人一看到它就能牵扯出
一段久远的记忆来。譬如榆钱儿，每每看到它，关于童
年的大段记忆就如火山般喷薄而出，挡也挡不住……

春天百花斗艳，唯榆钱儿最朴实。它因形似铜
钱，故名。它既无桃杏风情，也无梨槐晶白，更不像
梧桐花着一身诗意的紫裙。初开时，枝条上像缠上褐
红色的毛绒线，不几日枝条上又像爬满了绿毛虫，等

花儿全开时，远远望去，整棵榆树跟碧玉妆成的玉树
似的。

幼时生活贫苦，这榆钱儿便成了大自然的恩赐：
“生钱闻可食，贫者当果蓏。”乡野长大的男孩子，都
敏捷机灵如同野猴儿，榆钱儿未开，他们已制好工
具，等开时就带着自制的工具，“蹭”一下爬上榆树，
先捋一把塞进嘴里，然后一手抓着枝条，一手用工具
切下来，心急时连工具都不用，直接把枝条折断扔
下，忙得不亦乐乎，黑黝黝的小脸笑成了一朵花。

男孩子们扔得起兴，一时间，榆钱儿纷纷扬扬，
天空似下起了绿雪。村妇们在树下捡拾，然后把榆钱
儿从枝上捋下来，放进荆篮里。榆钱儿在荆篮里越垒
越高，多像一座碧绿的钱山啊！我跟母亲也在这捋榆
钱儿的行列，鼻子里嗅着那淡淡的清香，终于没忍
住，抓起一把塞进嘴里轻轻咀嚼，那滋味鲜中带嫩，
嫩中带甜。

夕阳西下，村妇们都提起荆篮满载而归，边走边
争相讨论着制作榆钱儿的方法。待大家都走了，爷爷
便扛着扫帚去清扫散落的榆钱儿，扫成堆装进蛇皮
袋，喂鸡喂羊喂猪都极好。

榆钱儿的吃法和槐花差不多，基本都是拌面蒸
熟，浇上蒜汁，味道鲜美。如今，故乡的榆树已参
天，树干粗壮，只是，它和大多乡野的花草一样，不
再被人关注，只是守着时光，随着季节开开落落。

故乡物事

国画 春满人间富贵祥和 徐淑荣 作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